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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现代社会的建制，基础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人，其设置取决于当下社会的需要和对未来

社会目标的设定。基础教育决定了国民的“三个基本”———基本的知识体系、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的价值观。工

业文明的教育体系意在培养工业社会中合格的社会人。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数理科学及其技术体系之上的，故数理科

学是其基本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数理科学与机械自然观是相互建构的。故机械自然观既是其基本思维方式，也是

其基本价值观。生态文明是与工业文明迥异的一种文明形态，需要其国民具有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三个基本”，故

需对当下基础教育加以调整。加强博物学是一个可操作的方案。博物学可以作为基本知识体系的重要乃至核心部

分，从博物学中，也能产生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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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践性的理论都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

个是对当下的判断，一个是对未来的预期或设定。
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终点。理论的目的则是推动目

标从不大好的当下，迅速进入到预期的更好的未

来。一旦对未来的设定或者对当下的判断发生变

化，理论必然随之而变，依托于理论的实践当然也

随之而变。比如我们曾经对国情的基本判断为人

口众多、地大物博，则各种实践性的理论就会以此

为起点。而当这个判断发生变化，原来的理论便失

去可行性，需要调整，或者放弃。如果我们设定的

未来是更发达的工业文明，我们的教育自然是面向

工业文明的教育。
现代化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现代化，以及单一

单向的社会发展观，曾经为人类整体设定了一个美

好的未来———地球上所有人类社会都能够走上同

样的发展之路，获得越来越高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的能力，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虽然也有穷富

之分，但这只是先后之别。由于蛋糕整体做大，即

使是最落后的地区，也会发展，会进步。

然而，在工业文明飞速发展，人类整体财富增

加，生存危机有所缓解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越

发紧张。因为人类的发展，是以对自然的压迫压榨

为手段的。工业文明几百年来，尤其是近一百年来

的飞速发展，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危

机，地球生物圈遭到了不可逆的伤害，工业文明注

定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工业文明对未来的预期不

再成立。人类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进入另一

种文明形态。
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大势所趋。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教育应该且必须是先行者。
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要求具有生态文明理念的公

民，反过来，一个社会只有在足够多数人群接受了

生态文明理念，才有可能过渡到生态文明。而当下

基础教育的基本理念，仍然是工业文明的。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一种面向生态文明的教育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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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省配置: 基础教育的“三个基本”

基础教育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建制，在社会生活

中发挥中基础性的作用。所谓基础教育，指中小学

教育，及其所辐射的学前教育。
在传统社会，一个人随着父母兄姊共同成长，

在其成为成熟的生物人的同时，也会成为一个合格

的社会人，能够自然获得其所属社会要求的基本知

识和技能，所以学校并不是必要的。而现代社会，

由于社会自身日趋复杂，一个人需要经过漫长的基

础教育，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因而，中小学校

成为社会建制的重要部分。基础教育的年限也在

拉长，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十年

一贯制，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

变成十二年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
基础教育也被称为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从英

文 compulsory education 翻译而来，compulsory 是义

务的意思，同时也有强制的意思。也就是说，儿童

接受义务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自愿的，而是必须

的。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力执行的一种强制性的教

育，义务教育必然贯彻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一个社会必然会再生出与其相互建构的意识

形态，工业文明的社会会建构出面向工业文明的教

育，使被教育者接受工业文明的基本知识体系和主

流意识形态，反过来推动工业文明的建设。
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它建构了国民的“三

个基本”———基本的知识体系，基本的思维方式和

基本的价值观。这“三个基本”成为国民的潜意识，

成为此后思考问题面对世界的认知基础。
刘华杰教授在 2002 年发明了一个隐喻“缺省

配置”，他提出: “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按

此说法，基础教育就如同对国民的缺省配置进行

设定。
缺省配置是一个计算机术语。通常，计算机出

厂时已经预置了一些基本的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
开机之后，桌面的图案和各个程序按钮的图标和大

小，都已经预置好了。每一个应用程序也都预置了

基本内容。比如，我现在使用软件 word，一打开就

能使用，背底是白色的，窗口最上面的一条是蓝色

的，正中是反白的文件名……新文档也有预置的样

式，一般是这样的: 正文的中文字体是宋体，字号是

5 号，英文字体 Times New Ｒoman……
实际上，所有这些配置都是可以修改的。比如

word 的底色，可以改成计算机所能显示的任何一种

颜色( 不是 12 色，也不是 256 色，而是成千上万) 。
但是，绝大多数用户都直接使用计算机原初的设

置。即使有所调整，也只是针对自己最常用的那

些。因为缺省配置已经足够好用了，不要自己费心

去换。还有更多使用者，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配置是

可以自己改的。
从 6 岁到 18 岁，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基础教

育要把一个懵懂少儿教育成一个社会人。我们的

脑袋在童年的时候，更像是口袋。口袋里的基本内

容，是在基础教育的过程中，由教科书、标准化考

试、家长、大众传媒灌输进去的。基础教育为学生

提供了基本的知识体系，在这些知识的学习中，也

会养成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的价值观。一个学

生完成了基础教育，走向社会，就相当于一台计算

机完成了格式化，完成了缺省配置的设定。这“三

个基本”，构成一个人一生的知识、思维和价值的基

底。大多数人会把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视为理所当

然的、不言自明的、不容置疑的，成为其未来生活中

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基础。当然，会有一部分人

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对其中的一部分提出质疑，从

而对缺省配置中的一部分进行更改。
婴儿在学会说话之后，会忘记自己学说话的过

程。类似地，在完成基础教育一段时间之后，人也

会忘记自己学习知识的过程。这使得大部分人意

识不到自己的缺省配置。正如人用眼睛去看世界，

却看不到自己的眼睛，除非凭借特殊的工具———镜

子。人要看到自己的缺省配置，需要足够的自我反

省能力。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中小学的时候学过诗歌，

学过一些关于诗的知识和评判标准，养成了对于诗

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关于诗歌的缺省配置。如果

自己写诗，也会遵循这种标准和理解。只有很少一

部分人会提出质疑，并在其诗歌实践中突破以往的

规则，对这部分缺省配置进行反省和修改。然而，

大多数人会终其一生保持其关于诗的缺省配置。
所以常常会看到这种社会现象，一些从未有过诗歌

实践的人，理直气壮地批判、嘲讽一些专业诗人:

“这也能叫诗?”他们的底气来自他们缺省配置的

“三个基本”，他们相信他们在中小学时学的那些关

于诗的知识和评判标准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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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诗人可能会修正关于诗的缺省配置，但是

对于其他事务，依然会保留其缺省配置。正如一个

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彻底更换全部缺

省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文明理念的基本冲突

中国当下基础教育的基本模式是在现代化的

背景下形成的，是以更加发达的现代化为预期的未

来的，简而言之，是一种面向工业文明的教育模式。
数理科学及其技术是工业文明社会建制的核

心部分。尤其是二战之后，以范尼瓦尔·布什《科

学: 无尽的前沿》为代表，各个工业化国家都形成了

以国家和社会之力推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社会建

制。其中默认的前提是: 科学进步会推动技术进

步，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进步，而所有的进步都是

无限的。教育是实现这“三个进步”的重要建制。
在这种基础教育模式中，关于物质世界的基本

知识体系是以数理科学为核心的。数理科学的认

知基础是机械自然观。在基础教育中，学生在接受

数理科学的过程中，自然而言地会同时接受机械自

然观。机械自然观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价

值观，是比科学主义潜藏更深的缺省配置。
机械自然观包含三个层面: 机械论，决定论，还

原论。其核心是，把自然看做机器。机器是没有自

主生命和自主价值的; 机器是可以拆卸成零件的，

零件之间的关系是机械的; 整个机器的运行是存在

确定性的规律的，这些规律可以被人掌握，人可以

据此对自然这个机器进行完全的掌控。
机械自然观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与强人类中

心的环境伦理，与效率利润至上的经济伦理都是相

容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全球环境危机和生态危

机的深层原因。
在这种基本的价值观中，还隐含着单一单向的

社会发展观和某种程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

模式的基础教育的“三个基本”，与工业文明是相互

建构的，与生态文明是相冲突的。
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成为热词。对“生态文

明”这个概念，大致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它作为

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的概念，类似

于精神风貌、文化氛围。另一种是把它视为与农业

文明、工业文明并列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两种

理解并无激烈的冲突，其内涵是能够达成一致的，

在不同的语境下发挥作用。本文所讨论的是第二

种意义上的生态文明。
这种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也有不同的理解。常

见的一种是把生态文明视为工业文明的高级阶段。
相信通过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环境危机

和生态危机，比如以低碳技术替代现有技术，以清

洁能源替代现有能源，以循环经济代替现有经济，

就可以既享受工业文明的各种好处，又不会产生环

境和生态后果，就自然过渡到生态文明了。然而，

这只是一个建立在科学主义之上的迷思。试图在

工业文明总体框架下解决工业文明的问题，在理论

上是难以自洽的，在实践中也是无法达成的。［1］

生态文明是与工业文明迥然不同的一种人类

文明新形态。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专用一章阐释生态文明，其

中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生态文明理念”，并要求把这种理念“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意味着，要基于“生态文

明理念”，对工业文明进行整体性的变革。［2］这在主

流话语从“宁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变中可见一斑。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个提法延

续到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之中。
十九大报告第九章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建设美丽中国”，开篇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

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

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

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二十大报告第十章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开篇则是: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

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

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人类赖

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提法都承

认了大自然自身的价值，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弱化

乃至否定，表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和立场。
然而，在工业文明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国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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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配置是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相信大自

然没有自主生命，没有自主价值，相信人类有能力

“认识自然”，有权利“改造自然”。这样的三个基

本，与生态文明理念是有根本冲突的。即使经过后

天的反复学习，在意识层面承认“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但是潜意识里仍然会脱口而出“认

识自然、改造自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事业，需要具有基

本生态理念的国民。生态文明理念的建构也是一

个长期的工程，这需要从基础教育入手。

三、博物学作为基础教育的
“三个基本”

中国的新博物学运动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前后，

新博物学运动是一个学术运动，也是一个社会文化

运动。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博物类图书出

版日益繁荣，引进和原创都迅速增加。社会上涌现

出很多博物类组织，涌现出大量民间的植物爱好

者、鸟类爱好者、昆虫爱好者……，进行各类博物实

践。很多中小学校把博物实践作为重要的课外活

动，甚至专门开设博物课程。甚至有些幼儿园也把

博物学引入到幼儿教育之中。今日中国社会对于

博物学已经不再陌生。
博物学是知识的原初形态。举凡目之所见，耳

之所闻，手之所触，鼻之所嗅，大千世界的万事万

物，都可以纳入博物学的范畴。现今很多学科都与

博物学有着莫大的渊源，比如生物、地质、地理乃至

于天文、气象等。历史上的博物学中有一部分被纳

入到 自 然 科 学 之 中，也 有 一 部 分 应 归 属 人 文

学科。［3］50

就学科属性来说，博物学以往被认为是与数理

科学相并行的两种科学传统之一。刘华杰教授是

中国新博物学运动的倡导者，是理论家也是实践

家。刘华杰曾把两种传统拓展为四种传统，按照时

间次序先后是博物传统、数理传统、控制实验传统、
数字模拟传统。2017 年，刘华杰又提出平行说［4］，

不再强调博物学是科学的一部分，而是把博物学提

高到与科学平行、并列的高度。就像艺术一样，与

科学有关系，有交集，但不是科学。这几种说法在

其各自的语境和策略上都是成立的。我赞同平行

说，不过，在讨论某些具体问题时，比如讨论博物学

之与生态文明的价值，采用二元法相对简明。我在

多年前的一篇文章［3］中提出: “工业文明需要数理

科学，生态文明需要博物学。”从文章的完整和行文

的流畅考虑，下面的文字中包括了对那篇文章部分

内容的复述、缩写和补充。
首先，博物学适合且应该作为基础教育的基本

知识体系。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博物学的门槛极低，就是

孔子所说“多识鸟兽鱼虫之名”，非常适合用作基础

教育。知道事物的名字，是识别、了解进而亲近它

们的第一步。而不知道或者不屑于知道它们的名

字，则意味着对它们不关心，也不认为它们与自身

的生活有关。我经常在课上提问，哪些同学能够认

出十种以上校园中的植物，能够叫出它们的名字。
通常，只有很少同学举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教育

中，数理科学是基本知识体系的核心，博物学则彻

底边缘化。孩子们每天经过身边的树木花草而不

知道它们的名字，不被认为是件不正常的事。甚

至，如果一个孩子喜欢看蚂蚁打架，会被老师和家

长批评，认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以及，不卫生。
然而，如果我们不知道自然物的名字，怎么会熟悉

他们，了解他们，又怎么会与他们发生感情呢? 如

果我们没有与任何自然中的事物发生感情，我们又

怎么会发自内心地热爱自然呢? 如此一来，“热爱

自然”只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人们只是在答题

的意义上“热爱自然”，这顶多是一种“抽象的、理论

上的热爱”，这不是爱，因为爱是一种情感。
作为人类与自然相处的原初形态，回归博物

学，就是回到人类的起点。从心理学来说，儿童天

然地喜爱自然中的事物，喜爱花草树木，喜欢在草

地里奔跑，喜欢在雨水中玩耍。这是人类祖先的日

常行为。这些行为在面向工业文明的制度化教育

中，都是不被提倡的。自从上小学开始，甚至从幼

儿园开始，儿童的时间和精力就被以数理科学为核

心的基本知识体系占用，兼之各种电子产品作为辅

助性工具的大量使用，儿童很快便疏离了自然。这

种与自然的疏离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比如注意力紊

乱、抑郁、肥胖等，美国儿童权益倡导者理查德·洛

夫将其命名为“自然缺失症”［5］。
如果把博物学作为基础教育中基本知识体系

一部分，即使不是核心部分，只要能达到与数理科

学相抗衡的程度，这个问题便不复存在。博物学知

识与儿童的天性相吻合，儿童会自然而言地进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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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作为面向生态文明的基础教育之核心

物学，系统地认识身边植物、动物的名字，系统地了

解地球生物圈之中各种自然物的知识，使之天性之

中对于自然的热爱得以保留，得以升华。
博物学是一门需要实践的知识。数理科学基

本上只需要视觉和听觉两种感官———除了在化学

课中有少量环节需要嗅觉———而且，其视觉并不是

用来看鸟飞花开，而是用来看黑板上的字; 听觉也

不是用来听风声雨声，而是用来听老师讲课。在儿

童的成长阶段，各种感官得不到充分的主动的刺

激，难免发育不良。这也是“自然缺失症”的原因。
而博物实践则是全身心的，不仅需要大脑，还需要

调动眼、耳、鼻、手等全部感官，与自然中的事物充

分接触，互动，使得感官获得充分的发展。
其次，博物学可以作为其他知识和能力的重要

基础。
从知识属性来说，博物学是生态学的基础。顾

名思义，生态文明的生态，就来自于生态学的生态。
所以生态文明需要生态学。生态学讨论的对象是

地球生物圈，以及生物圈内各种物种，以及阳光、空
气和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生态学的很多理念，

人们也能抽象地认同，就像人们抽象地热爱自然一

样。比如，自然界的所有物种都是相互依存的，没

有任何物种可以脱离其他物种而独立存在，所以，

人类需要学会与其他物种相处。再比如，森林中的

植物、动物、微生物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相互依

存，相互作用。这些说法，很少会有人表示不赞成。
但如果追问，森林中的哪些植物与哪些动物和哪些

微生物，构成了怎样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则极

少有人能用例子具体地回答出来。这是因为，我们

的国民缺乏博物学的基础，对于具体的自然物不了

解，对于各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更不了解。因而，博

物学，有助于人们走向生态学，获得生态理念。
博物学可以作为美育的基础。基本美感是美

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6］，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

命题。博物实践同时也是审美实践。儿童投身博

物学，最强大的动力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自然

是美的。自然中的花草是美的，鸟兽是美的，昆虫

也是美的。人不是被动地去学习知识，而是被自然

物的美所吸引，主动地投身于博物实践中。在博物

实践中，具体地体会自然物的美，自然培育出基本

美感，这样才能产生出具体的，基于情感的“热爱自

然”。从基本知识体系，到基本价值观，水到渠成。
博物学还能作为语文教育的基础。语文教育

有两项基本内容，其一，让学生能够用母语表达自

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其二，了解以母语为载体

的文化传统，欣赏以母语表达的优秀文学。博物学

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基础，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自《诗经》开始，到鲁迅《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有大量的动物植物的名字，孔子除了说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
没有博物学基础，就无法深入描绘所面对的自然

界，就写不出“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现代人只能写“两只黄鸟叫绿 树，一 行 白 鸟 上 蓝

天”。因为黄鹂、白鹭、柳，都是具体的自然物。
反过来，现在的孩子在学习杜甫这句诗文的时

候，虽然能背诵下来，但无法把诗中的黄鹂、白鹭，

乃至翠柳，与具体的自然物相对应，所想象出来的

画面是模糊的，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丰富的。所

以，没有基本的博物学知识，没有博物情怀，我们不

仅会疏离自然，也会疏离自己的文化传统。
第三，以博物学为基础的知识体系，会产生出

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
数理科学以数学为工具，实验为手段，致力于

“发现”自然的“本质因素”，建构用数学方程表达的

普适规律，把自然视为分析、计算、控制、切割、重

构、利用的对象。而博物学则以感官为基本手段，

对自然进行最基本的观察、命名、归纳、分类、描述，

博物学承认自然的主体性，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集

合体，从而使自然成为理解、关怀、体悟与敬畏的对

象。基于数理科学和博物学，引发出截然不同的对

于自然的态度。
数理科学力图把对象从环境中分离开来，试图

寻找大千世界中那些抽象的、统一的，可以量化的

部分，把大自然数学化; 博物学则关注对象所处的

环境，强调对象与其环境中其它事物的关联，承认

乃至于强调地方性与个体经验。数理科学对于对

象的态度是冷静的，博物学则是融入情感的。在数

理科学中，所有的电子都是相同的，“全同粒子不可

分辨”，世界是单调的，只有量的差别; 在博物学中，

“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也好，生活也好，

都不是僵硬的、单一的、普适的，而是充满生机、丰

富多样的。
博物学承认不同生命形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尊

重人类文明的地方性与多样性。由博物学视野出

发，会给出弱人类中心乃至非人类中心的环境伦

理，也会给出一种新的经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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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态学的基础，博物学与生态学的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是一致的。自然界中的事物相互依存，

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存

在的根基。
数理科学否认自然的主体地位，而博物学致力

于从整体上关爱自然，体悟自然。人类相信自己的

生存可以不依赖于任何其它物种，把其它物种看作

资源，这是长期工业文明基础教育的结果。通过博

物学教育和博物实践，人能够感受到作为生命的自

然，并感受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造成的巨大

伤害。意识到这一点，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道德

觉醒的开始。
简而言之，博物学会产生出一种不同于数理科

学的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的方式，既是思维方式，也

是价值观。这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都是与生态文

明相适应的。

四、结 语

作为知识体系，博物学可以使人获得与自然打

交道的能力，重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作为思维方

式，博物学能够产生一种非机械的自然观———走向

生态学自然观乃至盖娅自然观———将自然视为生

命集合体，能够以整体的、有机的、地方性的视角看

待自然和生活本身; 作为价值观，博物学有助于人

们放弃强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弱人类中心主义乃至

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吻合。
博物学能够提供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基本知

识体系、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博物学应该

在面向生态文明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乃至

核心地位。
博物学与生态文明是相互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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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History，As the Core of Basic Education Oriented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IAN Song
( The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enzhen 518055，China)

Abstract: As an institution of modern society，one of the goals of basic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qualified citizens in society． Therefore，the setting of bas-

ic education depends on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the setting of social goals． Basic education and social institution are mutually constructive． Basic educa-

tion determines the“three basics”of the people － the basic knowledge system，the basic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basic values．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its

education system is intended to produce qualified citizens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s based on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its techno-

logical system，so its basic educatio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mathematical science． Mathematical science is the core part of its basic knowledge system，

and it is also the basis of basic ways of thinking and basic values．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mechanical views of nature are mutually constructive． There-

fore，the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is both its basic way of thinking and its basic valu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form of civilization tha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quires its citizens to generally have the“three basics”that are compat-

ible wit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so basic education needs to be adjusted． Strengthening natural history is an operational way． The basic knowledge system

about the external world emphasizes the component of natural history，and even takes natural history as the core． From natural history，it can produce bas-

ic ways of thinking and basic value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Natural history( bowuology) ; the“three basics”of basic education; education oriented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fault configuration; sci-

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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